
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設立之文物保存修復相關部門，除以修復館內文物，在教育

推廣亦不遺餘力，重視保存修復技術之傳承，多年推廣學生實習制度，培養學生成為未來

博物館人才。我有幸參與學生實習，在登錄保存修復科裱畫室度過四個月充實而又寶貴的

時光，此段經歷成為我將理論學習轉化為實踐應用的重要里程碑。

▌陳瑞瑩

從教室到修護室—
故宮實習心得

  在正式開始實習前，我已在課堂上習得修

復課程中的裝裱技術基礎，包括不同裝裱形

式如立軸、手卷、冊頁、鏡片等的製作方法，

以及紙質修復技法如加濕攤平、補紙、黏合劑

選擇等。此外，必修課程中對修復倫理、材

料學以及書畫狀況評估的訓練，幫助我建立

起初步判斷的能力。然而，學習書畫裝裱修

復，不僅需要課堂上的理論知識，更必須透

過課外實習來深化理解與技術應用。就珍貴

的書畫文物而言，修復成果的完整度與長期

穩定性將直接影響其後續流傳的品質。因此，

修復專業的學生培訓需要在指導老師的帶領

下實際參與修復決策，透過反覆不斷的實作

學習掌握工具使用技巧並精進工藝技法，方

能確保文物獲得妥善修護。

踏入裱畫室
  為了訓練修復技術，課堂上安排了模擬修

復樣本，幫助我們熟悉基本流程與操作技巧。

然而，真實文物的劣化情況往往更為複雜，判

斷與處理能力仍仰賴實作經驗的累積。因此，

我離開熟悉的校園，初次搬至臺北，繁華的都

市氛圍與大學裡寧靜的環境形成鮮明對比，課

堂中穩定有序的學習步調，也逐漸被城市的

忙碌節奏與未知的挑戰取代。走過士林熙攘的

街道，當我站在故宮宏偉的牌樓前，感受到自

己正從課堂的理論學習，逐步走向修復實務的

現場，心中充滿期待，準備展開全新的實習旅

程。

  此次實習指導員為登錄保存處副研究員洪

順興科長，初踏入故宮，洪科長詳盡介紹故宮

內各修復部門的職能，包括裱畫室、器物修復

室、裱書室、攝影室及文物科學研究檢測實驗

室。我藉此認識眾多修復師與專家，了解故宮

的修復體系和運作模式。

  裱畫室是一個安靜嚴謹的專業修復環境，

門旁的百子櫃整齊陳列各類修復材料，紙牆上

的紙屑述說修復歲月的痕跡，修復師們默默在

燈光下檢視文物的細節。指導老師先安排我從

準備材料及工作室維護開始（圖 1），包括把

日本楮皮紙撕成補強用的頂條，將小托後綾絹

以傳統國畫顏料染成古雅的秋香色，製備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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澱粉糊等。材料的預備和未來兩週的工作項目

有關，每位修復師的修復專案不同，作為裱畫

室的使用者之一，我理解到時間和空間管理在

修復工作中的關鍵作用。

  隨著觀摩修復師之日常工作內容，對修復

流程逐漸熟悉後，我開始嘗試簡單的局部修復，

包括在冊頁中折線撕裂處進行局部補紙，於掛

軸空鼓處添加漿糊予以補強，協助修復師更換

裝裱形式等。每一個步驟都必須在資深修復師

的指導下進行，細節需要多次測試與確認。隨

後，洪科長與我迎接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中國書畫修復師蕭依

霞女士的參訪，透過大型修復項目〈園林清課圖〉

的計畫案展開了一系列文物修護合作與學術的

交流（圖 2）。

圖 1　協助準備修復所需材料　洪順興攝

圖 2　洪科長和蕭老師討論作品狀況　陳瑞瑩攝

圖 4　明　仇英　園林清課圖 軸　拆解地桿　蕭依霞攝

仇英〈園林清課圖〉及實習收穫
  〈園林清課圖〉由明代著名畫家仇英（1494-

1552）創作，該畫以精細工筆與青綠山水畫風

聞名於世。作品媒材為設色絹本，以三色裱掛

軸形式呈現。畫作描繪了一座背靠山巒的中式

庭園，園中文人在隨從的陪伴下閱讀，隨從在

各處整理與打掃，而女仕在房間內織布，展現

了園林生活的雅趣與秩序。作品採用界畫技法，

以精細的線條勾勒亭臺樓閣、曲折廊道，構造

井然有序。山巒與樹木以石綠與石青礦物顏料

罩染，與庭園主調的朱棕與墨色相互映襯，營

造出層次分明的景致。在劣化狀況方面，畫作

上有多處折痕，折痕突起處受到磨損及捲收壓

力，導致絹絲斷裂缺失，在畫面造成明顯的橫

向裂痕。部分絹本與命紙脫離，空鼓導致顏料

層和基底材結構不穩定（圖 3）。

  該畫修復工作的挑戰不僅在於清洗、揭裱

與加固，更需維持畫作的原裝原裱，這代表掛

軸上的所有細節—包首、天地、隔水的裱絹及

軸頭等等配件都必須拆解後逐一修復，再精準

組裝回原位（圖 4）。洪科長與蕭老師憑藉經

驗，推測畫作在清洗與乾燥過程中可能產生膨

脹或收縮，因此在修復時審慎調整張力與濕度，

確保作品與裱料能夠契合，避免尺寸誤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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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結構。用作襯托和保護作品的裝裱材料，

過去被視為可汰換的部分，然而具有歷史價值

的裱料實是藝術與文化詮釋或演譯的一環，展

現不同時代與地域的美學風格、匠師選擇材料

與技法的思維。在東方書畫修復領域，保留原

始裱料維持了作品真實性，裝裱修復不僅關乎

書畫文物的保存與展示，更涉及歷史價值和文

化脈絡的維護。1

  能夠參與此次修復計畫，是一次難得的學

習機會。除了體驗並執行東方繪畫的修復流程

（圖 5），更重要的是親身參與修復決策的討論。

經驗豐富的修復師能準確判斷文物的狀態並考

慮可能的風險，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劣化狀況及

成因和後續展示與保存條件後，制定合理的修

復方案。故宮裱畫室的實習讓我深切體會到理

論與實踐的差距—修復過程充滿變數，面對真

實文物時往往需靈活變通，判斷的準確性則仰

賴時間與經驗的累積。每件作品的結構、劣化

程度及展前籌備時間皆不同，因此修復師需調

整修復策略，並在有限時間內作出最適當的處

理，確保文物在展出時達到穩定狀態。

  此外，大型的修復工作講求團隊合作，非

一人之力能夠完成。實習給予我和不同領域專家

交流的機會，讓我理解不同專業在修復過程中

的角色與貢獻（圖 6）。故宮修護室的修復師們

提供修復技術指導，同時以自身經驗提出實用

圖 3　明　仇英　園林清課圖　軸　局部　絹本橫向裂痕及缺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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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決方案，幫助我應對實習工作項目的挑戰 

（圖 7）。這種實習制度提供的不僅涉及工藝技

法的傳承，更體現了對文物保存責任的承擔—

使修復技藝得以延續，確保未來的修復師能夠秉

持審慎的態度，承擔文化遺產保護的責任。

實習制度的重要性
  畢業後，我投身博物館工作，修復團隊迎

接來自世界各地修復學院的實習生。然而在接

受實習申請同時，修復師仍需專注於日常修復

工作，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資源內平衡培養人才

的責任和自身職責，成為修復師需面對的課題。

每當回想學生時期的實習經驗，我曾在理論與

實踐的應用中感到迷茫，但透過師長的無私指

導與帶領，逐步建立專業判斷力，確信實習制

度對技術傳承至關重要，不僅為新一代修復人

才提供進入專業領域的途徑，也奠定其未來發

展的基礎。

  Jonathan Ashley-Smith 的 Over the Edge: 

The Future of Hand Skills in Conservation延續了

Losing the Edge the risk of a decline in practical 

conservation skills修復技術流失和技術傳承斷層

的討論，2 Frances Halahan在 Changes in Attitudes 

and Training in Conservation延伸相關論述，文

章均帶出無論修復課程如何設計，都不可能涵

蓋所有修復所需技術與智識，因此修復師仍需

進一步透過培訓累積實踐經驗。3修復課程的主

流方向是培養學生具備多元技能，除修復技巧

外還需學習預防性修復、科學分析、報告撰寫

等等，課程內容不斷擴充，但學制時長並未增

加。學生在有限時間內平衡各學科需求時，可

能在不經意間忽略對材料的應用理解，欠缺動

手操作與觀察實物的能力。4

  透過完善的實習訓練，學生能夠在專業機

圖 5　檢查顏料層穩定性　洪順興攝

圖 6　三人合力進行揭背　施雯文攝

圖 7　觀察示範從中學習　洪順興攝

構或博物館的環境中體會修復工作的標準與倫

理準則，領悟專業流程的複雜性及多層面的挑

戰。此外，實習還提供學生與資深修復師及其

他專業人士合作的機會，有助於建立起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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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明　仇英　園林清課圖 軸　畫心修復後

圖 9　明　仇英　園林清課圖 軸 局部　絹本橫向裂痕修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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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人脈，更好地適應專業修復工作的需求，確

保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技術與人才資源方面具備

長期發展的潛能。

結語
  從教室到修護室，我深刻體會到理論與實踐

結合的重要性，專業機構提供的實習機會能夠深

化學生對修復的判斷力與技術應用。〈園林清課

圖〉的修復過程，讓我見識到修復計畫的嚴謹

性—從材料準備、細部拆解、尺寸調整到重新

組合，每個環節都需經過周密規劃與團隊合作，

才能確保達到最佳修復成果。（圖 8∼ 10）在

實習期間，我與修復師們並肩工作，他們的指導

不僅提升了我的工藝技巧與修護知識，也讓我深

入理解修復工作的核心價值。我深切體會到—

技術的延續需要透過實踐型培訓來傳承，讓新一

代修復師能夠在前輩的經驗指導下成長，將課堂

知識轉化為更深厚的專業涵養，並為文化資產的

保存貢獻一份力量。

作者為香港 M+視覺文化博物館修復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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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明　仇英　園林清課圖 軸　掛軸修復後


